
专访创办者张淑琴

!"#$%!""&'()*+,-./0

123456789:;<=>?@A%BC

D#E5FG&A,HIJ=KLM6N)*

OOPQ"R!STUVWX!"D#Y1

A.Z[\6 8].^_`abcBdAD

^_Ve6fgHhiAjklm68Rno

pXI$`afgTq'(r

%!""&^_'()*stu # vwxy

z6{|}~��������z����X�

��H'()7�6 �F'(^_�� $%%%

��6��I$�������\��jkA

`a���'(A��6 <���X<��

 �¡�¢£Af¤r ¥¦§^_¨j©ª

«¬� ­§^_S®ª®¯°±�²5³´

µ¶· %̧¹!""º^_'()*wxyz6»¼

½.¾¿wÀ§D^_ÁÂÃÄ¾Å|Æ

Ç6»¼..ÈÉ].`aAÊËÌÍ6»¼

Î���jk!�ÏÐÑ6ÈÉÒÓ6ÎÔÕ

A^_`a��d<r &

%!""&'(6Ö+J�×eµ�jkµX

ÊËµØHlÙÚÛ^_`aÜ½'(6Ý

(�Þß�àá6Ïâoã6f¤<��X<

���6Î��4�ÔäÔår æçB"^_

¨jèéêA¡c6 ��'(�ëìí'(

}îïðñò�6ó)7�ôõö6÷ø¼f

g'(Tqùú &%ûür

!"#$%&'()*+,-

!!"""#$%&'()*+,

./012345126789 !" :;

12<=>"!#$?%&'!&%"(

郑州晚报：太阳村照顾这么多孩子，主要的
经济来源是什么？

张淑琴：目前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各界的支
持，北京太阳村有个 600亩的大农场和一个旧
货中心，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能够解决太阳村
一部分支出。

郑州晚报：现在除了北京太阳村，其他太阳
村有收入项目吗？

张淑琴：暂时就北京有，我们也正在考虑根
据各太阳村的实际，建立相应的产业，比如计划
在新乡建一个服装车间，一方面让刑满释放人
员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太
阳村提供一部分收入，保证太阳村基本达到自
力更生。

郑州晚报：有人说，太阳村的孩子经常参加

一些表演节目，让这些受过伤的孩子一次次在众
人面前“展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您怎么看？

张淑琴：我们是个大家庭，孩子都是家庭成
员。既然是家庭成员，就应该有一份责任。我
是总管，我负责筹钱，有的人负责种菜，有的人
负责做饭；孩子们也要参与表演节目，和到访者
交流，这是他们应该参与的工作。

郑州晚报：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打算？
张淑琴：准备在辽宁建立一个面向东三省

辐射内蒙的太阳村，还有西部地区、犯罪率高的
地区，多建几个太阳村，给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和企业，提供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太阳村发
展到现在，已经培养了 2000多名孩子，我觉得
是成功的，值得我后半生一直努力。

（为保护未成年人之需要，孩子全部用化名）

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救助

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名义上的村庄，事实上更

贴切的说法是“一个院落”，比起正常的
村庄院落稍大些许，更像北方农村的“大
队部”，一条马路，两个院落比肩相邻，左
边住的都是男生，右边住的都是女生。
在村落里，院子及其院子里出来的小孩
并不起眼，而在院外的人看来，却区别明
显：院内住的都是服刑人员子女。

院子有个阳光灿烂的名字——“太
阳村”，院子墙上的一行字是“孩子是明
天的太阳”。这个院子不隶属官方，而
是注册的民间机构，隶属于北京太阳
村，一个专门免费收容服刑人员子女的
民间机构。 晚报记者 王战龙/文 白韬/图

“村长”丁巧荣最近比较烦，除了处理“村
庄”日常事务，一个主要的事务是，接待前来采
访的各路媒体。

媒体关注的焦点是村民金金，一个只有10
岁的小女孩，她写信请求高院赦免爸爸死罪，“我
没有妈妈了，我不想再失去爸爸”的呼喊感动了
媒体，成了近日受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

2007年3月12日，金金的爸爸王军豹用锤
子敲死妻子后被逮捕。2009年 1月 1日，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
案件正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女孩
求高院枪下留父”的新闻一经媒体报道迅速引
发了争论，质疑者认为，一个只有 10岁的孩子
怎么能够想到如此办法，是否有人在背后操纵？

“村长”丁巧荣一遍一遍地给前来的媒体解
释，是孩子自己的主意，没有任何人在背后“出
谋划策”，她从金金入村的第一天——2008年
12月22日起，就开始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

金金是太阳村33名村民中的一位，最小的
村民4岁多，最大的16岁，这里不同于一般的村
庄，所有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正在服刑或已
经伏法的人员。和金金一样，太阳村的每一个
孩子身上都有一段辛酸往事。父母锒铛入狱
后，他们或是没有亲属照顾，或是被亲属当成

“皮球”踢来踢去。
在太阳村，小村民可以免费生活到父母刑满

释放，父母刑期较长的，可以生活到16~18周岁。
其实，所谓的村庄，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

个院落，坐落在新乡市凤泉区鲁堡村，两米左
右的铁栅栏围着的两个院子，就是太阳村的
地盘，如果不是大门口“北京太阳村新乡特殊
儿童救助中心”的牌子，和普通的北方院落并
无区别。

临近太阳村的，就是当地一所小学，孩子们
去上学三五分钟就能到达学校；上初中的孩子，
不到半个小时也能到学校。

村民小强，在母亲犯罪后，看尽了邻居的
“白眼”，从心里仇视社会，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长大后一定要把那些说我坏话的人都杀
掉。”一天，因为做错事遭到老师批评，他竟以跳
楼的极端方式威胁老师。

这样的例子在太阳村并不鲜见，一名心理专
家说，太阳村的孩子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
题，比如早熟、内心封闭、不愿交流、缺乏安全感
等。还有一些儿童有明显的多动症、攻击性及说
谎行为，有些儿童有隐蔽的对社会仇视的心理等。

丁巧荣告诉记者，开始时，孩子的毛病很
多，有的睡觉不洗脸、不洗脚，沉默寡言，或小偷
小摸，经过一两个月的矫正，这些孩子都像换了
个人似的，逐渐开朗起来，热情有礼貌。

丁巧荣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名叫飞飞
的男孩刚来时，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有一天放学
后他待在学校不走，老师奇怪地问他怎么不回
去，他说：“我等我的小弟弟。”原来，那天是村里
一个新来的孩子到校的第一天。

改变最为明显的是服刑人员，在河南省女
子监狱服刑的母亲邹芬，被判无期徒刑锒铛入
狱；儿子小胜因目睹了她杀夫的过程，服刑期间
从没有去探望过母亲。邹芬因为牵挂孩子，加
上受到周围服刑人员的指责，精神恍惚，2002
年 5月，正在劳动的她用锤子砸向了另一名服
刑人员的头部。

现在，自己的孩子在新乡有了家，邹芬也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精神逐渐正常起来。

一个不一般的村庄
最小的村民4岁多，最大的16岁，他们的父母基本上是正在服刑或已伏法人员

一些让人欣喜的转变
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逐渐变得开朗且懂事，服刑的父母也因此有了很大改变

太阳村最早由原陕西省监狱管理局高级警
官张淑琴创办，从1996年至今，相继在陕西、北
京和河南创办了 6座太阳村，无偿替服刑人员
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

目前，我国只对烈士子女、孤儿等出台有相
应的救助政策，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和教育尚
属空白。2004年，河南省女子监狱曾作过一项
调查，服刑人员中，有275名女犯的丈夫也在服
刑，323人的丈夫去世，近1000名未成年孩子失
去了父母的关爱。

2004年，河南省女子监狱依托北京太阳
村，建立了北京太阳村新乡特殊儿童救助中
心。从新乡民政部门退居二线的丁巧荣，被邀
担任中心主任。

丁巧荣说，孩子们的信息主要由监狱提供，
目标人群是父母犯罪造成孩子无人抚养，或者生
活环境非常困难的孩子。监狱核实情况后，太阳
村就和罪犯签一个“委托代养子女协议书”。同
时，“协议书”也要求他们的父母安心改造，待刑
满释放后把孩子接回去，享受家庭温暖。

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目前，我国对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和教育亟待加强

记者到达太阳村时已过中午，只有几个学
龄前儿童在院里快乐玩耍，大孩子们已到附近
学校上课。

丁巧荣说，村民小勇刚来一个月，在外面流
浪了一年多，第一顿饭，小勇摔筷子而去，理由
是饭没有味道。丁巧荣这才发现孩子口味重，
她没有当面批评，而是将孩子带到住处，单独开
了小灶。每个孩子都在丁巧荣这里享受过一定
的“特殊待遇”，换来的是孩子对丁巧荣的信任。

村子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北京太阳村每个月
5000元的“办公经费”和当地政府及爱心企业

的捐助。村子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委托新乡一
家会计事务所管理，每月上报北京太阳村。

丁巧荣说，天热了，会给大家一人发一元钱
买冰棍；过年时，也会按照习俗，给每个孩子发
20元的红包。钱不多，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有
家的温暖，感觉和在家一样。“有红包，有零花
钱，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记者获悉，新的太阳村已开建，新址距离河
南省女子监狱开车只需十几分钟，新建的太阳村
配套设施完善，有爱心小屋、阅览室、活动室等，
一次能够容纳八九十个孩子，预计5月份建成。

一种家一样的温情
适当地给孩子发零钱和红包，让他们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孩子需要帮助，社会需要爱心

丁老师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爱心捐助电话。丁老师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爱心捐助电话。

孩子们在居住的房间里。孩子们在居住的房间里。


